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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见古来金鼎九层巅，天下香炉第一山。
终日难开千里目，长年深锁万重烟。
青天削出无支系，苗祖造成拄宇寰。
孤峰势拔倚天剑，绝壁气吞古高原。
自古绝顶一线穿，从来高路入云端。
二十四盘登高处，九十九道凌九天。
回首人寰胆已落，分明身在玉宫前。
长烟散尽开天地，近水遥山竞壮观。
苗岭苍茫横眼底，清江锦绣带腰间。
雄关似铁屯军马，胜境如屏卧佛仙。
千里来寻一知遇，飞歌起处动山川。
传说垒石人不见，昔日横戈迹尚残。
亘古始祖一蚩尤，千秋功业齐黄炎。
开创苗疆九万里，共襄华夏五千年。
山川不改旧春色，人世奈何多变迁。
莫向名山伤往事，且为盛景赋新篇。

君不见到此诗人多悲叹，无端流落西南边。
不知骚客归何处，伫看名山天下传。

古风 凯里香炉山
□ 龙俊成

在繁华的闹市边缘，
留着一片熟悉的土地，
那就是故乡。
如一首舒缓的谣曲，
吟唱着岁月的宁静。
青山环绕，绿水相依，
田埂上留下孩提时的足迹，
看着老牛悠闲地嚼着光阴。
农舍的炊烟，渐渐远去，
唯有风穿过树林，
沙沙细语，
讲述着乡村古老的秘密。
繁星点点，照亮夜空的沉寂。
月光洒在蜿蜒的小径上，
正是我成长的轨迹。
村口的老古井，守望四季，
见证了多少聚散别离。
孩童的欢笑，犹在耳畔嬉戏，
屋檐下，老人的目光，透着安宁的期许。
门口的那片稻田，金浪翻涌的记忆，
稻香弥漫，沉醉了心灵的栖息。
菜园里的蔬果，饱含着生机，
篱笆上的藤蔓，缠绕着相逢的情意。
远离城市的喧嚣与纷扰，
在乡村的宁静中，找到依靠。
听蛙鸣虫唱，看云卷云舒，
让灵魂在此，得到永恒的安抚。
守望故乡的宁静，守护心中那片纯净土地。
岁月流转，情怀如初，
故乡这方天地，是远方游子永远的归宿。

守望故乡的宁静
□ 申政江

人在旅途，恰似一叶扁舟漂洋过海，总会
在不经意间，邂逅温暖的涟漪，浸润心田。

今年四月，我和老伴跨越万里，来到德国
弗莱堡看望工作的女儿。

短短两个多月，时光悄然编织成了一本温
情的故事集，每一页都记录着陌生人善意的微
笑、热心人真诚的相助，字里行间满是人与人
之间最淳朴的温度。

走在德国街头，不管是踩着石板路擦肩而
过，还是在公寓楼偶然遇见，那些金发碧眼的
陌生人总会主动点头，微笑着说声“Hello”。

刚开始我还有些拘谨，后来也习惯了笑着
回应。这些不经意的问候，就像春日的暖阳，
慢慢驱散了初到异国的陌生和不安。

记得有一次，在乌尔姆大学那片葱郁的林
荫道旁，我正对着手机导航发愁。眉头紧锁
间 ，一 名 年 轻 军 官 快 步 走 来 ，关 切 地 问 道 ：

“Hello，需要帮忙吗？”
因语言不通，我赶紧用翻译软件打字。他

盯着手机屏幕看了看，很快就明白了我们要找
公交站。随后，他面带微笑，伸手指了指前方，
不断比划着距离和行走路线，生怕我们走错。

那一刻，异乡的陌生感仿佛都被这份善意
融化了。老伴忍不住小声念叨：“这德国人，真
是热心肠！”

在斯图加特，我们结识了两位暖心的中国
朋友——刘阿姨和肖叔叔。

刘阿姨是重庆人，五十来岁，做事风风火
火，爽朗的性格里藏着不寻常的故事。

她和德国丈夫格雷戈尔因外贸生意相识。
四十岁那年，她母亲病重，最大的心愿便是看
到女儿找到归宿。格雷戈尔听说后，立即订下
机票，跨越万里飞来中国。

可命运弄人，两人尚未到家，老人就已撒
手人寰。葬礼上，这个一米八的德国汉子，照
着中国规矩，当着众人面跪地磕头，眼眶通红。

十几天后，他们在母亲的遗像前举行了简
单的婚礼，没有华丽的排场，只有两双手紧紧
相握。

刘阿姨早把我们当成了一家人。女儿来德
国留学工作后，两家人越走越近。她总挂在嘴
边：“你家闺女女婿，也是我的娃。”这话听着，
心里热乎乎的。

那天，她邀请我们去她家花园烧烤。一
进门，格雷戈尔就笑着用中文说“你好”，口
音生硬，笑却真诚。他们支起帐篷，搬来发电
机，旧沙发铺了新布，满满一车吃喝都是用车
拉来的。

德国超市里蔬菜少，翻来覆去就土豆、洋
葱几样。可刘阿姨园子里，蒜苗、大葱、莴笋长
得水灵，豌豆、蚕豆挂满藤蔓。这是我来德国
后，头一回见长在地里的新鲜蔬菜。

走的时候，刘阿姨往女儿包里塞了两块蒸
好的腊肉，还有她种的莴笋、蒜薹和豌豆尖。
这些国内常见的菜，在这儿却稀罕得很。攥着
还带着泥土味的菜，突然觉得，在异国他乡，也
有了家的烟火气。

与肖叔叔的相识，则充满了奇妙的缘分。

这位来自西安的西北汉子，已在德国待了
十余年，一直在中餐馆当厨师。有次他生病，
因为不会德语犯了难，幸得女儿帮忙翻译，才
顺利入院治疗。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让彼此
往来愈发频繁。

此番踏上德国，肖叔叔第一时间便邀请我
们去他工作的中餐馆聚聚。

推开餐馆门，浓郁的中式香气裹挟着嘈杂
的人声扑面而来。刚落座，肖叔叔系着沾着油
点的围裙快步迎出，一边擦手一边说：“今天客
人有点多。稍等，马上就好。”

不多时，几道佳肴上桌。鲜香麻辣的水煮
鱼，脆嫩劲道的毛肚，青翠爽口的青菜，皆是他
亲手烹制。我夹起裹满红油的鱼片，一入口，
熟悉的家乡味瞬间在嘴里散开。

人生如旅，风雨常伴。上个月在西班牙科
尔多瓦的一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这句话的
含义。那段惊心动魄的小插曲，也成为了我旅
途中最温暖的回忆。

那天，我们拖着行李，从火车站搭乘 11 路
公交车前往预订的民宿。或许是旅途的疲
惫，我随手将装有女儿办公电脑和重要证件
的包放在座位旁，下车时竟全然忘记。直到
走出四五十米，才发现包遗落在车上了。女
儿瞬间慌了神，眼眶发红，声音哽咽：“里面
全是公司技术资料，要是丢了，工作都可能受
影响。”

看着女儿焦急的模样，我心急如焚，赶紧
拦下一辆出租车，叮嘱老伴看守行李，和女儿

一路追赶公交车。然而，当我们火急火燎赶到
终点站时，公交车早已不见踪影。

女儿上网查询才得知，这是一条环线，由
于乘客稀少，车子在各站点几乎不停，所以比
我们快了许多。

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前所未有的
无助感涌上心头。我忧心如焚，要是中途被乘
客拿走，就算报警恐也无济于事。

就在我们手足无措时，手机突然响起，是
老伴激动的声音：“包找回来了，你们快回来
吧！”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惊又喜，
连说了几声“神奇，太神奇了！”

后来才知道，不会西班牙语的老伴，将“我
的电脑包遗失在 11 路车上了，请帮我联系”这
句话翻译好后，逐一登上后面驶来的公交车，
向司机求助。

令人感动的是，每一位司机都十分热心，
他们虽然语言不通，却纷纷打着手势，指引老
伴到对面公交站台等待 11 路车。没过多久，11
路车果然返回，驾驶员看到老伴，微笑着向她
招手，随后拿出了那个失而复得的电脑包。

那一刻，老伴虽不会说西班牙语，却不断
向驾驶员拱手致谢。这简单而朴实的动作，饱
含着无尽的感激之情。

电脑包失而复得，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
故事？或许是司机间默契的信息传递，或许是
有乘客拾金不昧，我们不得而知，这或许永远
都是一个谜。

但这份温暖与善意，让我打心底觉得，这
世上还是好人多！

此刻我才明白，旅途从不是孤身一人的跋
涉，那些相遇的人、经历的事，早已在心底铺就
一条路，一条由温暖、善意与爱交织而成的路。

再过半个月就要回国了，可那些留在异乡
的温暖，却已融入旅途的每一寸光阴。这大概
就是旅行的意义——在陌生的土地上，邂逅最
真挚的人间烟火，收获最珍贵的心灵触动。

人 在 旅 途
远山如黛。倚栏凝望，云间村寨。诗画

田园，木楼掩映，古风依在。
魂牵梦绕乡关，苦煞了夜长何奈。叶落

归根，愿心不遂，念忧无怠。

柳梢青·乡情依依
□ 王秀昌□ 李田清

地处黔东南东大门的岑巩县，有一个
叫作客楼的小镇，常住人口七千余人。那
地方风光旖旎，鱼肥水美，不仅盛产夏日里
的一抹阴凉，而且人文风情淳朴浓郁。

一千多年来的土司文化，改革开放前
夕的农耕文明，传承持久；一个数十年发展
起来的大型农场，和一处不经人工雕琢的
山地公园，横竖贯通也不过二三公里。它
是人们厌倦了城市生活，无论花费多少苦
心也难以寻觅到的一处心灵乡土；它是外
出打拼了多年的游子做了天涯倦客，走在
回归故乡的路上，那一处小桥流水人家。

在下寨村有红豆生南国的红豆杉生

物群落，有五六个人牵手合抱的一棵两千
年红豆杉古树，号称红豆杉之王。每年的
春天，当地的人们会选择良辰吉时，在这
里祭祀这棵古老的红豆杉。少男少女载
歌载舞，民间艺人上演神奇的傩技傩戏地
戏表演节目，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人畜兴旺。吸引大量外来游客，增加农户
收入。

走进大龙塘农庄，水蜜桃满山遍野，一
户人家掩藏在桃林中。真是柴门闻犬吠。
当你慢慢靠近，一条看家护院的黑毛狗老
远就狂吠了，懒洋洋地立在门边。似乎在
告诉你，农场主上山摘桃去了。

在两江村的地莲，各种风俗活动保存
完好。映入眼帘的是八卦形自然村寨，岑
巩县唯独一处没有现代性建筑的木屋寨
子。上百亩良田略有梯度，农夫悠闲地走
在田间阡陌上。

一条清澈的溪水蜿蜒流过农家，你可
以看见溪水旁的老水车，听它吱嘎吱嘎地
往岸上的稻田舀水的声音；你也可以踱步
在碾坊的石头上，看一担谷粒转换成白花
花的大米；你也可以借助乡音放低脚步进
入农家大院，从石水缸木水瓢舀水喝。

在地莲，除了涛声依旧，一切都在自然
的孵化中淡远。

离别是一件非常苍凉的事情，正如有
些人永远被淡忘了，在这里找到了知音。
在离开之前，请允许我轻轻地呼唤她，从心
底荡漾出来的名字，我昵称她为凉乡客楼
避暑山庄。

再见了，人生只若初见的我遇见的美
丽的客楼。

遇 见 客 楼

山路，像一根弯弯曲曲的脐带，缠着大山，
也缠着我沉甸甸的童年。我的老家——从江
县洛香镇平乐村，是整个六侗地区侗族群众从
登江翻越高给坳前往萨岁山的必经之地，萨岁
山就在寨子前面。几十户侗家的吊脚楼，顺着
翠绿的山腰高低错落，像大地自己长出的音
符。寨心，鼓楼巍然挺立，粗壮的杉木柱子扛
着岁月，像沉默睿智的老寨主。寨脚，两条清
冽的山溪从深谷奔出，在寨前欢聚。一座精巧
的花桥飞跨两岸，为行人遮风挡雨，也收藏着
侗寨的细语、情歌和大歌的回响。

儿时，天未亮透，山雾弥漫，肩头已压上
沉重的书包。霜露寒重，湿冷的青石板寒气
直钻薄薄的鞋底。山路又窄又陡，雨天就成
了烂泥潭。一脚踩下，黏滑的泥浆死死吸住
鞋子，得拼命拔脚，刚拔出这只，那只又陷得
更深。鞋子裹满泥浆，沉得如脚生土块。偶
遇伙伴，眼神里全是疲惫，却不敢言语，生怕
泄了胸口那点支撑前行的热气。回望寨子，

鼓楼尖顶在雾中隐现，花桥下溪水的“哗哗”
声依稀可闻，那声音温暖湿润，却又遥远得
像隔世。

有时猛抬头，见云朵轻飘飘的，像悠闲
的看客，在透亮的蓝天追逐。它们无声滑过
山梁树梢，俯视山道上渺小如蚁的我们——
背着沉重书包，在湿冷泥泞里挣扎。山风送
来草木清香、远处鸡鸣、花桥边捶布的“梆
梆”声，却吹不干额头的汗，带不走脚底的冰
冷。山路蜿蜒无尽，只在身后泥泞中，刻下
一串歪扭倔强的小脚印。

后来，我如风中飘散的种子，在异乡扎了
根。故乡的模样日渐模糊，唯独山路的泥泞
湿滑，像烙印深深刻进骨肉。鼓楼的剪影、花
桥下的溪水声、萨岁山云雾中侗家血脉的古
老气息，常在异乡梦中，伴着大歌萦绕。

直到 2008 年，老家传来喜讯：“有路了！
大工程过境，给咱寨子踩出条道！”贵广高铁
的轰鸣，无意间为这僻远侗寨带来意外馈赠

——一条工程机械临时压出的碎石路。石
头粗粝硌脚，雨水冲刷便露狰狞，但它终究
不再是吞人的烂泥潭！第一辆拖拉机“突
突”喘息着，颠簸进寨。那沉闷声响，像擂响
古老铜鼓，震醒了山谷，也震落了乡亲积年
的叹息。穿靛蓝布衣的妇人们，小心踩着碎
石去溪边，脚底硌疼，心里却踏实——这路，
硬实了。它像一道粗粝伤疤，覆盖在昔日泥
泞之上。花桥下的溪流，水声仿佛更清亮，
映着这条新生的、粗糙的脉络。

然而碎石路只是时代匆忙的脚印。晴
天扬尘，雨天溅泥，依然羁绊着渴望舒展的
脚步。“硬实”的欣喜，很快被对真正平坦的
期盼取代。山外“组组通”的消息，如远山歌
谣撩动心弦。

终于，2019 年春天，大型机械的轰鸣再
次撼动山谷。这一次，它们目标明确。挖掘
机、搅拌车、压路机有条不紊地忙碌。水泥
——这山里人只在电视上见过的、象征现代
坚固的灰白浆体，被倾泻、摊平、抹光，严实
覆盖了碎石路基，也覆盖了所有泥泞坎坷的
辛酸记忆。数月后，夕阳金辉下，一条崭新
光洁的水泥路凝固成型。它如闪亮的银带，
清晰坚定地蜿蜒，通向家家户户门前、鼓楼
坪边，又轻巧跨过溪流，与古老花桥并肩。

村口古枫下，皱纹深如沟壑的老“补”（爷
爷），伸出染靛蓝、布满老茧的手，轻抚冰凉
平滑的路面，陌生坚实的触感让他咧开没牙
的嘴，朴实地叹道：“硬实啊，这回，比青石板
还光溜哩！”——这简单话语里，沉甸甸压着
几代人的跋涉辛酸，也迸发出对足下“新生”
最本真的欢喜。鼓楼静默，花桥的影子在清
溪中随新路线条轻摇，仿佛古老血脉与现代
坦途，在那一刻达成了默契。

如今，人到中年，才真正掂出家乡沉甸
甸的分量。再归乡，山野早已换了容颜。水
泥路面光洁温润。寨子与世界的距离骤然
缩短。鼓楼依旧，花桥下双溪合流的“哗哗”
声清亮如昔，只是少了行人沉重的喘息，多
了摩托轻啸、孩童追逐的笑闹。萨岁山云雾
缭绕如故，守护着土地，也见证着这条路的
变迁——它从吞噬童年的泥泞陷阱，变成了
承载希望与归途的坚实纽带。这条路的变
化，何止是脚下从泥到水泥？它分明是一条
从沉重记忆通往轻盈未来、从大山皱褶融入
广阔天地的路。它深深印在侗寨的肌骨里，
也牢牢刻在我们这些离家游子的心上，成了
关于故土、变迁与永恒守护，最深刻的讲
述。人到中年才终于明白，那条曾想逃离的
艰辛之路，早已是生命最深的根。

云 下 归 途

步出阳台，微风拂面，深深
呼吸，我在四月与你相遇。

此刻，我站在鉴江之畔，思
绪已经打开。鉴江，这条古称
北 门 江 的 河 流 承 载 着 千 年 历
史，正浩浩荡荡而来，发源于天
柱 县 坪 地 镇 境 内 ，经 邦 洞 、凤
城、社学、白市等乡镇，最终缓
缓汇入清水江，向东直奔洞庭
湖，最后汇入长江。

江水潺潺流淌，见证了无数
岁月更迭与历史变迁，承载着当
地先民的智慧与记忆。流经的每
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历史的印记。

站在鉴江堤岸极目远眺，一
泓碧水似一条玉带飘过，刹那间
万千思绪涌上心头。江两岸开满
了五颜六色的花儿，将鉴江点缀
得勃勃生机；沿江而筑的风雨长
廊飞檐翘角，廊下藤蔓垂挂，与两
岸参天古木相映成趣，交织出一

片清幽绿荫。数座廊桥横跨江面，朱红漆柱搭配黛色瓦
檐，尽显古韵雅意。鉴江大桥上车流如织，行人步履匆
匆，往来身影勾勒出天柱这座城市的活力脉搏。闻着花
香，望着垂柳，鉴江的一天在我眼前掀开层层面纱。

晨曦初露，金色的光辉洒向鉴江两岸，晨跑的青年
步伐矫健，老者在江畔打着舒缓的太极，孩童嬉笑追
逐着彩色的羽毛球，整个江岸都涌动着蓬勃的朝气。
人们沉浸在晨练的快乐中，欢声笑语与江水的潺潺声
交织在一起。

树梢间，鸟儿也不甘寂寞。成群的雀鸟叽叽喳喳，
如灵动的音符般在枝叶间跳跃翻飞。它们时而掠过江
面，翅膀轻触水面，荡起层层涟漪；时而振翅高飞，划过
深蓝的天空。

我常常倚窗凝望这些可爱的生灵。它们总是成双
成对，两两相伴。两只、四只、六只……无论飞向何方，
必定形影不离。有时，它们轻盈地掠过我的窗台，黑亮
的眼眸好奇地与我对视，又调皮地振翅远去，只留下一
串清脆的啼鸣，为清晨平增添几分灵动与诗意。

突然间，耳边传来了悠扬的短笛声，原来吹笛人也
不甘寂寞，吹奏他美妙的旋律。江面上有几艘小舟正
往江中游去，他们边划边撒下渔网，期待下午的满载
而归。

艳阳当空，将鉴江染成粼粼金波。沿江的风雨长廊
里，悠扬的山歌此起彼伏，时而婉转低吟，时而放声高
歌，这边唱罢，那边又接起新调，惹得廊下木凳上坐满
了听得入神的听众。

每逢有时间，我总爱静静坐在角落，静静聆听这些
流淌在我记忆深处的歌谣。熟悉的腔调，带着山野的质
朴与江水的灵动，恍惚间，我心底满是温暖与眷恋。

长廊另一端，老年朋友们在长廊玩牌，享受着他们
的悠闲时光。不远处的江岸边，垂钓者早已撑开墨绿的
遮阳伞，将钓竿稳稳架在礁石上。他们在乎的或许就是
一种“钓”的心情？

夕阳西下，两岸和廊桥上的彩灯依次点亮，廊、
房、桥此时倒映在五光十色的水中，波光粼粼，景水
相映，亦幻亦真，陶醉其中，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
景。忙碌了一天的人们相邀漫步河堤，三三两两，悠
闲怡然，感受着夜的美妙。此时，江边金凤广场上的
广场舞爱好者们奏响了动感十足的舞曲，舞动着她们
曼妙的身姿，忘却了一天的辛劳，随舞飞旋，享受着
属于她们的时光。

月亮初升，此时两岸的灯光逐渐熄灭，只留下廊桥
上的彩灯还在变幻着色彩，朦胧了沉浸在甜蜜中的恋
人。他（她）们有的手牵手站在柳树下，有的肩并肩坐
在堤阶上，有的手挽手靠在石椅旁，还有的相偎着漫步
在林荫小道，轻声细语，诉说相思。当你不小心走过她
们身旁，女生会害羞地低下了头，生怕被认出来似的。

晚风习习，撩起了我驿动的心，想出去走走。一个
人沿着鉴江走上一段，便静静地站在廊桥的栏杆边，倾
听河水从堤坝冲泻而下发出万马奔腾般的响声。此时，
除了这水声就什么也听不到了，让我忘却了所有的烦恼
和忧伤。听着水响，凝望江面，感觉自己与夜融为了一
体。抬头仰望，夜空浩渺，繁星点点，月儿仿佛是想和
我捉迷藏，一会躲进云层，一会又露出光芒。

此时，我不想回家了，只想让鉴江拥我入怀，与它来
一次忘我的爱恋。

鉴
江
之
恋

□
蒲
玖
英

□ 杨元彬

□ 陆光华

麦浪的金黄全部退场
绿色庄稼和菜蔬和林木
构成盛夏封面的基调

炊烟抒情地点缀
仍在田间明艳的花朵
是鸟鸣和山歌的语音
转换而成的精美文字

揭开夏天的封面，之后
一部册页将次第呈现
我们将会品读
插图的乡村物语

品 读 夏 天
□ 徐天喜


